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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非洲

一个普通男人的致命错误和伟大传奇
何建明

蔡军走了，蔡军不知走到哪里去了。这是十几年前发生在京城的在一

定范围内闹得有些沸扬的一件奇事。这个蔡军！他干吗去了？为什么突然

消失？

所有认识蔡军的人都感到不可思议！

其实蔡军到哪里去，除了他的亲人着急外，没有人真正在意。因为蔡

军是一个小人物，一个回城知青又当了许多年首钢工人，觉得没多少前途

又自己“下海”出来当个体户，而且干得没有一点儿出息，不像他的知青

战友梁晓声等人回城后就出了名，有好日子过，有体面的社交和声誉。

蔡军因此走后再没有人关注他，时间一长———长得连家人都有些对

他灰心丧气了。谁受得了？走哪儿？干什么去？死还是活了？活脱脱的一

个大男人就这么离家远行，而且杳无音讯。

一年又一年，十年过去了。蔡军的亲人和好友渐渐把这个人淡忘了。

突然有一天，蔡军出现在我们面前，而且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到了非洲。

是从非洲回来的！

就你蔡军？连句外语都不会，口袋里几十美元都拿不出来的穷光蛋？

十年非洲生活？吹牛！牛大了！

然而蔡军拿出一大堆他在非洲的照片和实物，说：“这能假得了？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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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非洲死里逃生好几回的人了，有什么可以骗你们的？”

照片上的景物不像是假的，还有那些只有非洲热带地区才有的实物也

不是假的，再有蔡军一口流利的法语也不是假的⋯⋯蔡军这个傻家伙真的

十年在非洲呀！

哈哈，十年非洲！几乎分文没带的一个五十岁的半老男人独闯非洲，

算全中国唯蔡军一人了吧？！

蔡军就这样重新回到了我们生活中，回到了北京他的故乡，回到了他

的亲人和那个永远在等待他的温暖平和的家⋯⋯

某种意义讲，蔡军该死。该死在他悄声地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亲人和

朋友们焦虑与无望的期盼；该死在他根本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独去非洲那个

遥远得让我们感到害怕的地方；该死在他竟然能在那个连老虎和大象都活

不下去的地方整整呆了十年！

蔡军该死，可他竟然又奇迹般地活着回来了。蔡军算个男人，算个从

死亡之旅坦然回来的男人。而从非洲回来的男人，如果像蔡军这样既无金

钱支持，又举目无亲独闯那片神秘热地而活着回来的人，应该算是个伟大

的人。

你敢去吗？你能像蔡军这样一不会外语，二身无分文，三将近五十岁

的年纪，而且一呆就是十年，你敢吗？你不敢，可蔡军敢，而且他竟然从

非洲回来并带回了许多他想要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不可能有的经历与情

感、磨练与超度、死亡与升华⋯⋯

一个平民身份的半老男人独闯非洲十年，其经历与过程，你只要闭上

眼稍稍想一想，就会感到惊心动魄和有些好笑。他蔡军够神乎的，在非洲

他竟然成了当地名声很大的“中国名医”———医治好了很多友好的非洲

兄弟！他蔡军够了不起的，能在枪林弹雨中、热带雨林边坦然地做他的几

个生意，并在刺刀刃上舔着血、赚着钱、玩着他的“业余爱好”⋯⋯整

个儿唐吉诃德！

其实我们并不太懂蔡军。他是个平民百姓，但蔡军一生自知命运对他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猿摇摇摇摇
生死非洲

不平，他内心有许多自己的追求和东西，然而生不逢时、生不逢地的他，

在五十岁前没有任何作为，一直在别人的底下生活着、工作着，永远是劣

势状态。就是走出首钢高炉后，当了个体户，还是不如人家会赚钱。蔡军

因此内心有了一种苦涩的最后挣扎。他想不出在中国这块地方自己还能干

出什么比同年龄的伙伴或亲戚中的任何一位更了不起一些。于是他来了一

次彻底的冒险———独闯非洲。可结果非洲并不好玩，去后的他别无选择，

只有两条路：要不死在那里，要不想法活下去才有可能回到自己的祖国和

亲人身边。蔡军最后无奈而本能地选择了后者⋯⋯这就有了他《生死非

洲》的传奇经历。这个经历极其本色。他蔡军不是作家出身，过去没有写

过什么文章，然而此次一挥就是几十万字。足见他内心装的东西激荡得让

他无法眠睡。而正是他这份丝毫没有的粉饰，足够让我看后感动和敬佩，

甚至不时流泪⋯⋯

我坚持以为，芸芸众生中，我们还没有几个人能像蔡军十年生死在非

洲，这种经历对一个男人来说，既刺激，又悲壮。我相信，虽然从非洲回

来的蔡军也根本没有发财，可他内心的精神世界已经是个富翁了。这种富

足可以让一个男人在弥留之时安然地笑着离开人世⋯⋯

男人一生不可能不犯错误，伟人都不例外，更何况是普通的男人。但

男人犯错误自有他的道理，其实男人对自己的错误最清楚，内心也最痛

楚。男人总有抹不去的所谓尊严，这尊严有些会极度地伤害自己的亲人，

其实也根本地深深伤害了自己。但既然是男人，选定了自己的路后，或

苦，或死，都是自己的事。

男人很累。男人有一串串致命的错误，而男人的致命错误有时也成就

了他伟大的一面。

让我们从蔡军的致命“错误”中看看他有些闪光的东西吧！

圆园园苑年秋于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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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摇走进非洲

我看出她是妓女，一个穿着非常暴露的黑妞。

她走到我面前笑着对我说：“麦续！功当姆哇？”（法语：先生！

喜欢我吗？）一身短小的紧身衣裤，把身体各部分的曲线都清晰地勾

勒出来。突挺的乳房很丰满，在人眼前颤颤地抖动着。已经不能再

短的小短裤，上面露出平坦的小腹和肚脐，下面是两条光溜溜的大

腿。

我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继续向前走。

天很热，这是非洲的特征。

突然，眼前出现了几个身材高大粗壮的非洲黑男人，有的拿着

枪，有的拿着大砍刀。拿着大砍刀的那个黑人，另一只手还提着一

块血淋淋的肉。我看出那是一个男人的生殖器，还在往下一滴滴地

淌着血。

这是碰上打劫的了。我把身上所有的钱和值钱的东西都交给了

他们。可是他们还是向着我咿哩哇啦地喊叫着。

他们说的是当地的土著语，我虽然听不懂，但还是能从他们的

表情中感觉到危机就在眼前，赶快把身上所有的口袋都翻出来，让

他们看确实没有东西了。

那个拿大砍刀的黑人，瞪着布满血丝的红眼睛，把刀慢慢举起，

举得很高。

我绝望地看着他举起的刀对着我的脖子狠狠地砍下来⋯⋯

“啊———”我惊恐地大叫一声，本能地向一旁躲闪。陡然的阵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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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我下意识地睁大眼睛环顾着周边的环境，发现自己满身大汗地从

床上滚到了地下，惊魂未定中右手仍然抬得老高，护着脖颈。噩梦，

这又是一场噩梦。

逃出非洲回到北京已经三年了，很多次都是被这样的噩梦惊醒。

我不知道经过这么长时间平静、舒适的生活，为什么还会有这

样的噩梦。更让我感到纳闷的是，同一个恐怖的场景为什么会反复

地出现在我的梦里。

妻子被我吵醒了，关切地问我是不是又做噩梦了。

我支支吾吾地爬回到床上，又钻进被窝里。今年冬天暖气烧得

很热，虽然是三九天，屋子里却很暖和。席梦思床软软的，一床薄

薄的丝绒被，再加上一个丝绒毯，又轻又暖地盖在身上，仿佛置身

于人间的天堂。我喜欢这感觉，这是一种只有像我这样经历过生死

劫难的人才能体会得到的幸福感觉。

自从回国之后，遇到的朋友们提问最多的一句话是，你怎么去

的非洲？

那是员怨怨员年员员月底，我带着简单的行囊和心中并不十分清楚的

未来，看似潇洒地从北京出发了。

国际列车没日没夜地开着，虽然也有些兴奋，但是心里总是感

到沉沉的。想想自己除了二十多年前上中学的时候，学过的那点几

乎已经忘光了的俄语，再不会其他外语。身上也没有多少钱，不知

道将来能到世界的什么地方，也不知道能碰见什么人，能干些什么

事。甚至还能不能再回来都很难说，我居然就这样出发了。

进入俄罗斯境内，面对车窗外陌生的人景、风情、建筑，心头

蓦然涌出一股涩涩的酸楚。望着镜中早生的白发、容颜的沧桑，那

一刻，似乎品出了“悲壮”的内涵。

在莫斯科生活了一段时间，发现一起出国的大多数人都想以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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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为跳板，再去其他国家发展，可是想想去哪里都不容易啊。我知

道自己不适应从国内向外倒腾货物的工作，但是干什么才成，心里

也是乱糟糟的没底。

莫斯科的冬天真冷，临近新年最低温度已经达到零下二十多摄

氏度。大雪落到地上已经不能化了，一层又一层的叠落在一起，厚

厚的。我心里烦乱极了，就穿上羽绒大衣走出旅馆，走进白茫茫的

冰雪世界。深深地吸进几口清冷的空气，头脑也变得冷静了许多。

一群孩子们在路边打雪仗，还有几个在滑雪，脸蛋都冻得通红，

显得很健康的样子，叫喊着笑声不断。

阴霾的天空中，可以看见有鸟儿不断地浅浅飞过。不远处居然

还有几只鸟儿在地面上，它们用爪子刨开地上的雪，似乎在找吃的

东西。我踢了踢脚下的雪，看到雪下压着的是枯黄的草，心里泛起

一丝苦笑：可怜的小家伙，冬天的雪地下除了荒草你们能找到什么

东西吃呀。走近了听到鸟儿“哇哇”的叫声很像是乌鸦，我抬眼望

去不禁大吃一惊，因为能很明显看见鸟儿胸脯上长着白色的羽毛。

我有点不敢确认地又往前走了几步，鸟儿却“哇哇”地惊叫着飞走

了。

啊！真的是乌鸦！看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的至理名言，在这

里是不成立的。再向乌鸦刨过的地方看去，不由得又吃一惊。原来

花乌鸦在这里吃的是青草。在严冬厚厚的雪层下，到处的草都枯黄

了，这里为什么有青草呢？

仔细地观察了一下，发现沿着公路一边的雪比别的地方明显少

一些，绿油油的青草长在下面。这事可太奇怪了，一定有特殊的原

因。忽然想到，这下面可能是供热水和暖气的热力管道，所以才有

这种现象。

面对着丛丛彰显生机的草儿，我愣愣地站在那里。眼前的绿意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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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植入了我如雪地一样苍茫空白的脑海，望着想着，想着望着，

心里豁然开朗———对！只要找对位置，条件再艰难也能生存。我也

应该学这些顽强的草儿，在逆境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心里的一团迷雾散开了，眼前的阴霾天也似乎变得晴朗了。忽

然有了想写诗的冲动，于是转身回到旅馆，欣然提笔，写下了一首

小诗———

摇摇自摇勉

天难测雨雪风霜，

好男儿当自强。

若无硬骨抵中流，

怎拒恶浪？

峥嵘坎坷等闲看，

遍地鸟语花香。

如椽巨笔尽挥洒，

天下文章。

我不懂诗词的格律，也从来弄不清那些平平仄仄，就随手无规

无矩把心中的感悟写出来了。古人说“诗言志，歌咏情”，其实真是

这么个道理，诗歌就是抒发情志的好方法。

我在莫斯科前后停留了大约一年的时间，眼看着苏联变成了独

联体，红旗变成了三色旗。政治上的混乱造成了经济上的混乱与物

质上的缺乏，卢布贬值速度快得让人无法做生意。除了在俄罗斯游

历了一番，俄语进步很快之外，没有其他什么收获。为了生存，和

在那里的很多中国人一样，我也开始为下一步想办法，找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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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步究竟该漂向哪里呢？对于欧美那些国家来说，他们的资

本主义已经发展到了非常成熟的阶段，就像一块坚硬的特级水泥地，

我这样一根普通的小铁钉，根本没有可能钉进去。思来想去，我认

为非洲是比较贫穷落后的地方，应该是有很多可以开发的商域。按

着这种思路，我决定先到非洲经济落后的小国，人称钻石海岸的塞

拉利昂去看一看。

员怨怨圆年底的某一天，我告别了莫斯科，坐上了前往塞拉利昂的

飞机。中途穿过了欧洲大陆，越过地中海，飞经撒哈拉大沙漠以及

非洲的五六个国家，其中还在几内亚的首都科纳克里转了一次机。

记得转机时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做，所以就把机票给了机场一个

工作人员看。按一般习惯，我找的是个女工作人员。她把我的机票

看完吃了一惊，马上带着我急匆匆地穿过几道检查关口，一直把我

送到一架小飞机的后面。我喘息未定地连声说着谢谢，从衣兜里掏

出了在莫斯科买的小工艺品送到她手里。赶紧手忙脚乱地拉着行李

从小飞机屁股后面的门里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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塞拉利昂纸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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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摇这架飞机真是很小，进出的门是开在飞机尾部的，而且只有十

几排座位，随机行李都堆在机尾。还没坐稳，刚在空中小姐的帮助

下扣好安全带，飞机就起飞了。

呵呵，想想当时真是有惊无险啊！如果我没及时把机票给那个

机场工作人员，那很可能就会误了这班飞机。飞机冲出跑道以后，

几乎是与地面成七八十度的角度直冲上天，我们就像平躺在飞机座

椅的后背上，感觉飞机是与地面成垂直的角度。等到了一定高度，

飞机才慢慢地回到平行状态。

那次感觉飞行的时间不是很长，终点塞拉利昂就到了。看到一

些人在换衣服，我也没有反应过来。等我带着行李走出机舱，第一

个感觉是进了一个看不见边际的阳光灿烂、风景优美而又巨大的蒸

笼。从头发根到前胸、后背，从屁股到小腿，从手指头到脚指头，

全身的每一个毛孔都在出汗。

塞拉利昂对我的到来，表现出了非洲特有的最大热情。

赶快去洗手间换好夏装，才去办理入关手续。由于语言不通，

我的行李箱被海关人员当众打开。当我把随身带的大小行李都打开

之后，任凭几只黑手慢慢地在里面随便翻腾着，似乎要找出什么违

禁物品。我敢怒而不敢言地看着，只是用手势阻挡了他们几次。

他们看到行李箱里的中国药品，就问我这是什么东西。我的英

语不行，想起出国时朋友曾给我的提示，用清凉油和人丹可以做钥

匙，打开通道。就给他们每人两包人丹再加几盒清凉油，于是检查

过关了。

一个黑人海关官员又热情地带着我到换钱的地方。原来出了海

关还要过银行一关。在机场出关要求所有的第一次入境人员，必须

兑换二百美元的当地货币。把二百美元递进窗口之后，换回来一大

堆花花绿绿的纸币，弄得我不知所措。其中有两沓崭新的纸币，每

张票面是五百里昂，真够吓人的。当时国内人民币最大的面值也只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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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十元，而二百美元换成了两沓塞拉利昂货币，共有十万多里昂。

过去在国内干了几年小老板，才挣了几万元。现在倒好，刚到

塞拉利昂我就成了十万元户，还真让人有点找不到感觉了。看见我

换了二百美元的塞拉利昂钱———里昂，黑人海关官员向我伸出手，

我就把一张五百里昂送给了他。没想到这时又有几只大大小小的手

伸过来，我一时不知该给谁不该给谁，拿了里昂的海关官员把他们

都轰走了，并把我送出关还帮我找好了 栽粤载陨，跟我握了握手表示感

谢和再见。

出关后，坐着栽粤载陨直奔塞拉利昂的中国大使馆，中途 栽粤载陨开

上一条大船，驶过一片水域再上岸。一路上看着身边的人一个个都

是皮肤黑乎乎的，衣服的颜色、式样图案和花纹都很奇特。说着我

从来没听过的语言，头上留着奇怪的发型。虽然眼前的一切都是真

实的事物，我却好像是在看电影，而且似乎还是慢镜头的电影情节。

看着眼前新奇的一切，确信自己的确是已经踏上了非洲的土地。

想着在今后的日子里，根本不知道会遇到什么人和事，不知道

前途如何，心里真是一片茫然。而且，我知道自己身上的钱已经不

多了。即便是对这里不满意，想马上回国也是不可能的了，只能走

一步看一步了。回想当年，还真有点项羽破釜沉舟的劲头呢。

从机场到中国大使馆，司机说路费是五千里昂，吓了我一大跳，

不知道这是怎样一个消费理念。尔后，我开始了长达十年的非洲之

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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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摇初到塞拉利昂

塞拉利昂虽然是英语国家，但是它的国名却是葡萄牙人给起的。

据说是在员源远圆年葡萄牙航海家培德拉·辛德拉航行经过此地，

遇到热带风暴，于是靠近海岸找到一个水的深度可以停留的海湾躲

避，彼时空中正狂风携手暴雨夹杂着闪电雷鸣在肆虐作乱。遥望沿

岸起伏的山峦宛如雄狮的鬃毛，雷鸣又好像狮子的怒吼。于是见多

识广的航海家异常感慨地为这里命名为“塞拉利昂”，葡萄牙语的意

思是“狮子山”。

员源源苑年葡萄牙人来到现在的弗里敦港。随着奴隶贸易的兴起，

塞拉利昂成为殖民者在西非进行奴隶贸易的一个基地，葡萄牙、荷

兰、英吉利、法兰西等国相继在此从事钻石、木材、黄金、象牙、

香料和奴隶贸易。

奴隶贸易废除后，英国于员苑愿苑年运送首批获释的奴隶，约四百

名定居于现在的弗里敦。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获释奴隶陆续

被遣送到这里定居，他们的后裔称为克里奥尔人。

从员愿园愿年起一直到员怨苑员年源月成立塞拉利昂共和国以前，它一

直是英国的殖民地和保护国，不同程度地受着英政府的控制。成立

塞拉利昂共和国以后，同年苑月圆怨日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塞拉利

昂由于同中国的关系较好，所以对中国人也比较友好。中国多年来

对这个大西洋岸边的小国给予了大量的无私援助，除了无偿贷款和文

化、技术上的帮助以外，还援建了总统府、陆军司令部、体育场等。

塞拉里昂的首都名叫弗里敦，英语的意思是自由城。但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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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英语发音与“非堂”二字极为相近，所以为什么把它翻译成“弗

里敦”这三个字，我一直感到非常奇怪。弗里敦的大小只相当于我

们的一个小县城，人口也就有三四十万。城市建立在邻近大海的一

面坡地上，市中心有一棵大榕树，据说是这个城市的象征。

这里有西非最大最好的天然良港。水深不经挖掘就有 员员米，

东、南、西三面环绕着大陆，港湾外面有沙洲可以做屏障，可以挡

住较大的风浪，使港湾内保持风平浪静，可以进出万吨巨轮。由于

港湾优良，与欧洲、北美和世界其他地区都有定期货轮来。据说在

员怨愿园年吞吐量就有远员郾缘万吨。输出以农产品、矿物为主，金刚石、

铁矿砂和棕仁是三大主要出口物资。其余还有棕油、可可、咖啡、

克拉果、生姜等。输入机械、车辆、钢材、水泥、粮食、食品和纺

织品以及日常生活用品。

有人说，非洲是被上帝抛弃了的地方。其中的含义是，如果你

要去非洲，那就是你抛弃了上帝，而不是上帝抛弃了你。我在去非

洲之前，没听说过这句话，到了非洲之后，才听人这样说，不免有

些肝儿颤，但是想想回头已晚，只好听天由命了。

无论到任何一个地方，首要问题就是生存。在没有生活保证的

情况下，发展事业等等就更谈不上了。我当然也懂得这个道理，于

是就开始四处找工作。在塞拉利昂我先后进了两家中国人开办的公

司，一面工作一面学着英语。工作了半年多后，日常生活用语比初

到时熟练了一些。

在国外学外语的好处有很多，第一就是你必须学。不学会外语

你就是文盲、哑巴和聋子，别人说话你听不懂，你想说话也说不出。

我那时就每天不管人家听得懂听不懂，都尽量用英语交谈。虽然也

有让人家笑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但大多数时候还是人家帮助我、纠

正我的各种错误，让我的英语有了很大的进步。第二是在这个全是

外语的环境里，你想不听不学都不行。每天跟说英语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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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久了自然就说英语了。

由于你不是英语国家的人，所以你说错了或者说得不对头，人

家会理解地原谅你，努力地猜想出你要说的意思，只要你不介意旁

人的讥笑踏实地学习，那他们甚至还会帮助你纠正发音或者语法等

方面的错误。

我进入的第一家中国公司，是一位名叫公为学的湖南老板开办

的。公老板身材中等，年纪约在四十七八岁。圆圆的脸上总堆着笑

容，满脸谦和的样子。每当要说话时更要把嘴咧开，让笑容更多些。

身上穿的衣服也不甚讲究，很随便地穿着一些平常的衣裤。平时不

抽烟不喝酒，也没有其他嗜好，就连吃饭也很简单，凑合一顿是一

顿。

据他说虽然他已经来到这里一两年了，公司的手续也早就办齐

了，可是生意却一直没搞起来。公司里目前除了他以外只有一个帮

忙的小伙子，最近生意有了起色正好需要人帮忙。公老板亲自开着

车把我拉到他的公司驻地。

公司驻地只是在黑人市场中心的一套两居室房间。

其中一间是他的卧室，另一间里面住着那个小伙子还放着一些

货。把我安排住在厨房里。厨房里面积比较大些，可以放下一张单

人床。

这张单人床的床屉板很奇怪，是一条条约十厘米宽的窄板，又

以十厘米左右的间隔钉在横梁上。为了使床板不太硌身子，公老板

在床板上铺了一层包装箱的纸板。即便是这样，每天睡完觉起床之

后还是被硌得全身酸痛。到后来才知道，这种床板是要铺上一块厚

海绵床垫才可以睡的。

较宽大的客厅中间放着几个破旧的沙发围成一圈，沙发当中放

着一张类似茶几那样低矮的小桌子，我们在这里谈话和吃饭。

两天内只是帮助他整理了一下货物、到市场上买一些米面、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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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一类的工作。为了感谢公老板对我的青睐，给了我这份工作，也

看到他们俩的生活很清苦，我就把从苏联莫斯科带出来一直保存很

好的红香肠拿出来让大家一起吃。

第三天，公老板就和我谈了他的安排。让我负责看管公司的库

房和将来在商店里接待顾客，他负责管公司的进出口货物及对外联

系。待遇是我吃住在公司，工资每月两百美元。我到这里没几天就

找到了工作，自然很高兴，也没敢提什么条件的满口答应了。

第四天晚上吃过饭后他又说有事要跟我谈一谈。我把桌子收拾

好了，刷完碗筷之后坐下来听老板的指示。公老板叫小伙子帮我倒

上了一杯水，又咧开嘴笑了笑。

公老板说，昨天跟你谈的那些话，都是将来的计划。当然，这

几天你也很主动积极地帮助公司做了一些工作，还把自己的一些吃

的东西拿出来让大家一起吃。都表现出蔡先生很能团结人，为人很

大方。但是由于情况出现了一些变化，所以这个、这个、工作的问

题吗！就只能等将来再说了。

我听了这话愣住了，一时没弄懂就问他，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他说，我的意思嘛———就是说，本公司由于出现特殊情况，不

能用蔡先生了。

您的意思是我的工作结束了？

是———暂时———啊！这个嘛，不能用蔡先生了，很对不起，不

过我会按一星期的时间付给你一些工资。

我可以再找工作，要是几天之内找不到工作怎么办？

一个星期之内你还可以住在这里，只是伙食要自理了。如果时

间再长了我们可以商量着适当地交一些房租。你放心，我是不会把

你赶出去的。

我一时无话可说，也不知如何是好。

他又笑了笑说，你也不用着急，先找找工作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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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我睡不着觉了。想来想去，估计是他从国内进的货

出了问题。如果短期内进不了货，那么他雇用我也没活干，还要管

吃管住给工资就等于给自己找了个大负担。我虽然困难，别人也不

容易。如果我是老板也希望先把负担甩掉，等到用人时再找也不迟。

一夜无眠，很早就起床，吃完早饭就到大街上随便走走看看。

大街最宽的地方也就有十几米宽，路的两旁有很多商店，一般都是

平房。只有几栋两三层的小楼房，楼下是商店楼上住人。没走多长

时间，就发现一间商店的门上挂着一个牌子，写着中国字“中和公

司”，走进去跟里面的中国人打个招呼说，能不能在这里歇会儿？

两个正在聊天的小伙子连声说没问题，还递给我一杯水请我喝。

我喝着水跟他们慢慢地聊了起来。我说我是初来乍到，谁也不

认识，能不能帮助我找个工作。又聊了一会儿，回答了他们提出的

一些问题。最后他们让我明天再来一趟，说是今天晚上回公司后跟

老板商量一下，明天可以给我回话。

第二天我又到了“中和公司”，看到了王老板。“中和公司”的

老板叫王中和，年龄在三十五岁左右。用自己的名字做公司的名字，

在当时也是一种时髦。他长得身高体胖，外号人称王胖子，是湖南

人。人虽然很高大，心却较细，办事不慌不忙有板有眼的。谈话很

有说服力，待人也很热情，没有老板架子。看得出他比较能团结人，

工作能力很强，心胸宽阔，能容人也能容事。只是年纪还是比较轻，

刚三十多岁，有时沉不住气容易冲动，考虑问题有些欠深入。

他开着一辆奔驰轿车，音响里放出邓丽君甜美的歌声，非常熟

练地把我拉到他们在城郊外半山坡上住的一所小别墅。跟我谈了半

天，最后说我可以在他们的公司工作。他说，如果一个公司开办得

时间长了，就应该加入新鲜血液，带进新的活力，搞好了会给公司

带来一个新气象。

他的这种想法和一种渔民运鱼的理论有异曲同工之妙，据说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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